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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太仓的人大多知道沙溪有
座乐荫园，建在团溪（又名木勺浜）之
上，并且知道乐荫园的前身乃元末明初
高士瞿孝桢所筑的乐隐园。因乐隐园
是太仓境内最早的园林之一，历代地
方志上均有记载，故当地人津津乐道，
难掩一份自信和豪迈之情，却不知道
历史上沙溪还曾经有过一座一粟园，
而那座一粟园就是在荒废的乐隐园故
址上建起的一处名胜，更不知道现在的
乐荫园就是早年乐隐园和一粟园的后
起之秀。

元末明初，战火频仍，社会动荡，世
事纷繁，一个名叫瞿孝桢的先生因不屑
于仕途的喧嚣和险恶，向往林泉之趣、村
野风光，遂从昆阳徙居太仓沙溪，寻找到
了团溪一带，发现这里云水之间，妙不可
言，于是择地辟园，作为乐道隐居之所，
并题额曰“乐隐”。当时该地在阳澄湖到
长江口的主流七浦之北，尚在镇外，园内
的木勺浜通往外河而又处于内陆，有潮
汐升降之势而无波翻浪卷的险境，有波
光如镜而无泥沙俱下的浑浊。它紧傍集
镇而无尘嚣，相对僻静，池内鱼腾，园中
鸟欢，四处野树村花，蝶舞蜂鸣，而且经
常有高人韵士来访。用当时的著名诗
人、铁笛道人杨维桢的话而言：“溪之左
枕廛市，障七水以便商者，右溯畎畝，引
沥水以利耕者。”该园近市而不嚣，闹中
取静，于是，瞿孝桢先生“处商农之间，笔
耕墨庄，乐逾农也，文售大方，乐逾商
也。”在这般境地，瞿孝桢先生生活得潇
洒自如、恬静自怡，时时刻刻都享受着一
份欢愉和快乐，“乃若细雨侵沙，波流若
谷，鱼鸟沉浮，天光上下，先生则投竿而
渔；凉月侵轩，秋声在树，子鹤和鸣，人影
相逐，先生则援琴而歌。”正是如此，杨维
桢感叹道：“于乎溪之乐，人或见之，而不
知之，先生独能知而乐之，可谓性情之正
矣，故先生弗欲起也。”就是说，有的人虽

然也看到了这里的好处，但是却无法体
验这些好处。在这样的人间仙境中，什
么仕途前景，什么官场风光，在瞿孝桢先
生的眼里，就如粪土一般，不值一观，唯
有这无拘无束的林泉生活，才是最可珍
惜、最为撩人的呀！因此他对其他诱惑
不屑一顾。

瞿孝桢先生在乐隐园内渡过了一段
人生最为惬意的时光，并且写下了《月蕉
稿》一书（可惜，此书未能传世）。可是，
世事无常态，花无百日红，白驹过隙，日
月沧桑，时光不仅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
磨损一切。因兵燹之灾、风雪之灾、虫害
之灾、人祸之灾时有发生，乐隐园最终未
能保持永久，最晚在明末，它便消失得无
影无踪了，只留下杨维桢的《团溪乐隐
记》以及清人的几首怀旧吊古诗，让人尚
能揣测出乐隐园的旧貌。

乐隐园既属太仓境内最为古老的园
林之一，在“太仓园林甲东南”中地位自
然不低，它的消失，对于沙溪百姓而言，
无疑是一大心痛之事。沙溪百姓渴望着
有新的园林出现。

大约在清乾隆嘉庆年间，沙溪有一
个名叫顾春曦（字奎经，号涉园）的人，是
当地一名诸生，算是一个读书人或者说
是文化人，他喜欢结交文友，有志于重建
名园。他不惜工本，整治池塘，垒石筑
山，建亭造屋，种花植树，终成正果。一
座新园林在沙溪镇旁矗地而起，成为妙
不可言的一处新的景点。该园落成后，
题名为“一粟”，取“沧海一粟”之意，此乃
顾涉园谦辞也。

一粟园和乐隐园颇有渊源，它就建
在乐隐园故址上，并且有所发展，使其成
为一座真正的文人园林。仅就园内各景
点的名称，就让人可以产生无数联想。
如藕香池、日涉桥、延月亭、可渔矶、松心
堂、丛桂轩、小谭西、挹翠楼、老松廊、挥
雪居、听鹂处、推咽篷、芝峰、梅壁等等。

如果说，当年瞿孝桢的乐隐园是以自然
景观取胜，那么，新建的一粟园则将自然
景观和人造景点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
园林，文人气息就更加凸显了出来。因
此，当年居住在沙溪镇东门的郑莪（字季
曹，号东渔）在《一粟园记》中十分感慨地
说：“数百年后复得兹园，壮其丘壑林木
之色，岂地之钟灵独厚于团溪耶！”乐隐
园毁，一粟园生，钟灵之气，不绝如缕，这
是沙溪的幸运。

毫无疑问，一粟园的建立，为文人雅
集提供了一个好平台、好去处。顾涉园
本来就是一个文人，更喜欢结交同道之
人，因此每至吉日良辰，他慷慨置酒，热
情待客，结社雅集，赋诗唱和，于是高朋
满座，分韵吟哦。如郑莪有《重阳前一
日，诸同人集一粟园看桂，分得序字》诗，
云：

木落秋空高，叫云来雁序。
时当重授衣，处处动寒杼。
游行涉芳园，咏歌偕素侣。
清芬余桂丛，坐挹意容与。
诗补小山招，觞先萸节举。
黄花应候开，鬓短亦籫子。
登临酌岩阿，谐笑到尔汝。
落照遍疏林，烟光淡遐渚。
飒飒夕飚回，一篱度虫语。
直塘人胡金诰也曾应邀到一粟园作

客，并留下《夏日，顾涉园招同人集一粟
园分赋》诗，略记下园中的景，他写道：

“幽馆临清溪，鳞鳞水纹绿。残雨洒空
凉，林光秀如沐”，“地偏意无违，窗虚景
堪嘱”又记下了雅集之盛况，从中午到傍
晚以至到夜里，主人和宾客都情趣浓浓，

“夕阳度暝烟，高谈复剪烛。顾子会群
英，酌言写杼轴。”顾涉园之好客，并对文
化的倾心，以至时人将他比作金粟道
人。如当时精于文律的太仓人胡启秀在
《秋日过一粟园，呈外舅顾涉园先生》中
写道：

深竹园亭旧，翛然金粟仙。
利名两字淡，诗酒一生缘。
乐意商农外，天机山水边。
临风时倚杖，渔唱隔林烟。
一粟园同样没有避免乐隐园当初

的命运，大约在清末民国初废毁。清末
沙溪人顾萃夫有《柿影楼诗稿》，其中在
《又代家大人和病愈摅怀》提到：“我家
五世祖妣陆氏曾建一粟园于摸熟浜畔，
至今尚存，惜久未修葺。”他在这里将

“木勺浜”写成“摸熟浜”，虽说会让外地
人感到有点突兀，但与沙溪一地的方言
语音更为接近，因此并不会被当地人感
到奇怪。

自清末民国初以后的数十近百年
间，一粟园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留下的只是故园孑遗团溪（木勺浜）之水
外，只有当年沙星大队（今属沙溪镇东市
社区）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场、沙溪装卸队
的破旧房屋、环卫所管理的一个厕所，以
及空空旷旷的一片农田。

直到1982年，由政府出资在乐隐园
暨一粟园的故址上重建园林，用乐隐园
谐音，更名为乐荫园。隐为个人行为，荫
乃庇荫大众，虽一字之改，立意迥然不
同，这就是乐隐园和一粟园之所以为私
家园林，而乐荫园为人民公园的道理所
在。新建的乐荫园占地面积1.5公顷，其
中水域面积0.33公顷，建筑物临池而建，
各景点环河而设，池内原本有荷叶桥和
喷水鱼雕（近年改造后荷叶桥和喷水鱼
雕已经废毁）。乐荫园的大门和大门旁
的围墙，仿苏州拙政园建筑，既美观大
方，又庄严气派。正门上方匾书“乐荫
园”三个苍劲雄浑的正楷大字，出自于蜚
声海内外的太仓籍丹青大师朱屹瞻老先
生的手笔。全园分中、东、西三部分。池
居中部，四周环以假山、复式长廊、水榭、
花厅、六角亭、通津桥等景点，近年又经
改造，更显精巧雅致。

太仓最早的园林之一：

沙溪乐荫园的由来
□陈 健

在我童年的时候，出太仓东城门向
东有片300米长的开阔地，一条宽约3
米、用碎石砌就的长街从中穿过，将开
阔地分成南北两片。不知何故，这段街
被称作“桑园街”。

桑园街名不符实。街边除了几棵
白杨树，既没有桑树、更没有桑园，两
侧都是带有碎砖和瓦砾的旱地，每年
只能春栽棉花秋种麦。这样的农事安
排，给我们几个小顽童提供了玩耍的
乐园。春天里，我们在其间追逐蝴蝶
和蜜蜂。麦子半人高的时候，我们就
钻进麦垄里捉迷藏。有时候，我们也
会安静地凑在一起观察麦芒尖上的晨
露，欣赏它在阳光下变幻出的七彩光
晕。到了知了高歌的夏季，白杨树下
又有我们顶着烈日、扛着竹竿粘知了
的身影。

摘完棉花、拔走花箕，桑园街中段
北侧有个被大家称作“炮台”的地堡裸
露了出来。这是一个面向东北、用混凝
土整体浇铸的半地下碉堡。射孔上方
是个45度的斜坡，其右侧似受过爆炸
物的打击，上面有块直径约15厘米的
圆形蚀痕。我们几个小屁孩几乎天天
在这里摆“战场”，钻进冲出、爬上滑下、
追逐打闹、其乐无穷……

有年春天，同学给我一些蚕籽，放
在胸口衣袋里居然捂出了小蚕宝宝。
欣喜之余，又为它的口粮着急。无奈中
全家出动，多亏妈妈心细，在桑园街北
缘的水沟边发现了几株老桑树桩，那有
许多新发的嫩叶。

多年以后，我与父亲探讨过桑园街
的来历。他说，从街有其名的角度，以
前桑园街两侧应该有繁茂桑园的，那几
株老桑树可能就是当年的遗存。那
么，这片桑园又为何消失呢？查资料，
无果。父亲说，最大的可能是太平天
国时期，太平军两次攻占太仓城。为
扫清射界，守军拆除靠近城门的房
屋，砍掉影响观察的树木也是必然。
联想到以前翻地时，人们经常能捡到

“太平天国”“咸丰通宝”等铜钱，听老
人说这是守军在炮弹打光后，于无奈
中将铜钱装填进了炮筒……不曾想，
这片土地上还发生过这样的故事！突
兀于桑园街北侧的碉堡，似乎也在默
默佐证着这里曾经是硝烟弥漫的战
场。

我家就在桑园街最东头，可从我家
往东却另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花园村。花园在哪？无从查考。

不过，东距我家几十米就有一条南
北向的小巷称“花园弄”。该弄并不长，
南端连着“界河”上一条一米多宽的木
桥，木桥也有个美丽的名字叫“花园
桥”。过桥后向南有条小路直通“老
庙”。在小路西侧有个黄家宅。这黄家
宅地势高亢、格局讲究，在大树和翠竹
掩映下，前后湖水环抱，东西留有出
口。宅前的湖称“前大洋”，有二十多
亩水面，与东南不远处的“老庙”间，还
有一条形似曲尺的“弯湖”伸向西南；
宅后的湖称“后大洋”，不到两亩水
面。奇特的是黄家宅周围还散布着一
些红石（与苏州虎丘山的千人石类
似）。听村里老人讲，这里曾是明代首
辅王锡爵的东园，且黄家宅的主人与
城里王锡爵的后裔是亲戚。真是这样
的话，就找到了“花园村”“花园弄”“花
园桥”这些地名的由来了。为此，我查
阅了大比例尺太仓地图，此处标注着

“图山”，不禁令我遐想万千！于是，再
查清嘉庆《直隶太仓州志》，该地标注为

“东园”。
还值得一提的是“界河”。太仓城

区除了护城河，重要水系有两条：盐铁
塘纵穿南北，至和塘横贯东西。

至和塘名称多变，现习惯称“致和
塘”，宋至和二年整修水网而得名，因元
致和年间疏浚，故亦称“致和塘”。至和
塘是太湖重要的泄洪通道。它从昆山
流入太仓西郊后分成两股，主流入浏
河，支流进太仓城。这有点像都江堰
鱼嘴分流岷江。至和塘从太仓西门
进、东门出，与东郊一路并行至柴行街
后，弯弯曲曲流入十八港，最后注入浏
河。不知何因，至和塘出东门后被改
称“界河”，相传有两个版本：一说是当
年太仓州与镇洋县以此河为界；二说
明朝有位皇妹嫁至太仓后，皇上封赏给
她的“飞地”地界。不过，横跨界河的桥
不少，而且名字也很美，从西到东依次
有贤圣桥、花园桥、西亭子桥、东亭子桥
等。

时光荏苒。地名，是一个地方的
文化沉淀，其历史价值有待专家去
考证。许多地名从历史中走来，能
否再向未来走去，还要靠我们用智
慧去舍取！

桴亭

透过你优雅的三孔，
就能望见最美的东园。

摸着冰滑的青石，
悄悄问你，
还记得那位读书的儒生，
陆世仪吗？

元宵

那个月圆的夜晚，
牵着兔子灯，一路狂奔。
到了人民桥上，停下了。

满大街的星星点点，一眼
望不到头。

心中的童话，定格在了那
一瞬。

童年

去中心菜场拔鸡毛做毽子，
买一根向阳点心店的条

子糕分着吃。
下课后，踏着岸边嘎吱作

响的木板，
跳上你的船，也是你的家。

如今，卖秧桥还在。
偶尔看到盐铁塘上驶过

的船，
总会想起你。

书生

站在大雨滂沱的皋桥上，
于走马楼前听惊雷！

那七焚七录的少年啊，
一呼百应！

五人墓碑记，
热血最书生！

摘下领章、帽徽四十余年的老战友
王振熙班长因突发脑溢血走了，让人痛
心和悲伤。我们这些当年在军营一起
摸爬滚打，在一起生活、工作多少个日
日夜夜的战友，今天看到和听到了这个
噩耗，心情怎么会平静呢？然而我们又
不能单单沉浸在悲哀之中，如古代诗家
王冕所写：“三月燕山听子规，追思令我
泪垂垂。”我们每个仍然活着的人还是
要活着，需要的是追忆他的先进事迹，
缅怀他的高尚情操，继承和弘扬老虎团
的精神，才配得上我们曾经是革命军人
这个称号。

回想那一年，春节刚过没几天的一
个早晨，全连干部战士列队在营区连队
房前训练场上，向已经上了马车正准备
离开的老兵们行送别礼。此时此刻我
看到老班长王振熙坐在这后一辆马车
的最后面，双眼噙满泪水，频频向我们
挥手，是那样的不舍。

振熙老班长在连队作为战士支委，
无论哪方面一直甘当领头羊，军事技术
是尖兵、业务是骨干，尤其是他勇于奉
献、敢于牺牲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那
是1969年5月28日晚，中国人民银行
齐齐哈尔支行发生严重火灾，重炮连奉
命前往扑火，作为入伍才几个月的新
兵，他奋不顾身冲锋在前，因表现突出，
和三位牺牲的老战友一起被上级授功
嘉奖。他在部队的一言一行都彰显了
革命战士的品德和情操。令我至今记

忆犹新的事就有两三件：一是有一位上
海下乡到苏北插队的知青，入伍后从新
兵训练下连队没有几天，就和山东籍班
长起了争执，还发生了轻微的肢体接
触。事后这位班长从爱护新兵的角度
出发，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在连支部
大会上作书面检查并请求处分，但是大
家对其中的是非心知肚明。会后老班
长王振熙主动找到指导员和连长，请
求把这个新兵调到自己班里。这位新
兵到班里后，老班长不仅把他的床位
紧挨自己，而且经常和他谈心时都是
先向他交心，做思想工作以心换心，不
论执行什么任务，只要有可能一定带
上他以言传身教，在不长的时间里就
使这位战友改掉了许多不良陋习、思
想大有进步。二是那一年连队奉命去
嫩江农场割麦子，列车从哈尔滨出发，
途经一个车站小休时，有两个新战士
下车方便，顺手从停在一侧的货运列
车上拿了两根小黄瓜，正好被老班长
发现。他不仅让两个新战士把小黄瓜
送到原处，还亲自带着他们到货运押
车人员面前赔礼道歉，而押车员不仅
认为只是两根小黄瓜没有什么大不了
的，还从车上又拿了许多给他们，但他
们无论如何都不收，让押车人员感动
不已，连声称赞：还是人民子弟兵好。
三是当年团里因故决定让连队四位主
官三人转业，这是全团多少年都没有
的。整个连队从干部到战士心情都很

沉重，此时此刻的老班长王振熙也和
大家一样，但是他清醒意识到自己是
支委，在连队特殊时期应该担负责任，
主动找到唯一留任的副指导员商讨相
关事宜，并和几个排长一起帮助配合
副指导员做好稳定干部战士情绪、开
展正常训练学习等工作，一直到三位
新主官到任。由此可以看出他素有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位具有凝聚力、
感染力和军人风范的好班长。

老班长复员回乡后始终保持军人
本色，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表现十分
优秀，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他常常对
人说：“咱是当过兵的人，任何时候都不
能说有损人民军队声誉的话、做有辱人
民军队尊严的事。”他无论是担任乡镇
经贸公司经理还是工业公司经理职务，
都时时处处严于律己，坚持集体利益至
上、职工利益至上，把公司当家，把职工
当亲人，受到了所在公司干群的真心拥
护和敬重。退休后，他仍然发挥余热，
不仅长期从退休金里拿出资金资助新
疆等边远地区多名贪困学生，还长期担
任所在村区的志愿调解员工作，并且把
志愿当成义务，当地居民都敬称他为

“老娘舅”。
这就是我们的老战友王振熙，一个

曾经当过兵的人。他坚持不懈地发扬
光大雷锋精神，固守军人本色，牢记历
史使命，坚定共产党员信念，不忘初心，
负重奋进，砥砺前行至生命最后一息。

老地名里觅乡愁
□陆耀明

桥（组诗）
□金颖超

咱当过兵的人
——追思老战友王振熙

□张锦明 单正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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